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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研究

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境内的难民问题探析∗

尹　 婧　 黄民兴

摘　 　 要： 土耳其境内的难民问题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自 ２０１０ 年底中

东变局以来进一步加剧。 在国内层面，土耳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政府实行

开放边界的政策和相对宽松的签证政策使其成为重要的难民接收国和中

转国。 在地区和国际层面，难民问题不仅是中东地区持续动荡及其外溢的

结果，也与欧盟实行难民责任外化政策密切相关。 难民问题对土耳其的政

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方面构成了严峻挑战。 中东局势的持续动荡和极

端主义势力的肆虐增加了土耳其国内解决难民问题的困难。 同时，土耳其

难民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和其他难民接收国的消极态度也是难民问题困境

所在。 解决难民问题既需要消除难民产生的根源，也需要国际社会凝聚共

识并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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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境内的难民问题探析


　 　 中东变局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难民涌入土耳其，难民问题成为国际社会

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成为全球第一大难民接收国。 土耳其境内的

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三个国家。 难民治理不仅关乎土耳其数百万

难民的生存与发展，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 数百万难民的返回和

安置对土耳其、欧洲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而言，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考察

土耳其境内的难民问题，不仅有助于把握土耳其难民政策的走向，而且对其他国家

处理难民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外学界已涌现出一批关于土耳其境内难民问题的研究成果。 在难民史研究

方面，凯末尔·克里斯（Ｋｅｍａｌ Ｋｉｒｉｓｃｉ）的论文《难民运动和土耳其》①梳理了 １９２３ 年

以来土耳其经历的数次难民潮。 在案例研究方面，艾哈迈德·伊奇杜伊古（Ａｈｍｅｔ
ｉçｄｕｙｇｕ）的报告《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前路漫漫》②分析了叙利亚难民危机对土耳

其难民政策形成的挑战，指出土耳其政府迫切需要制定新的难民政策，重新定义叙

利亚难民的身份，同时改进对已入境难民的社会融合政策。 在难民政策方面，迪莱

克·拉蒂夫（Ｄｉｌｅｋ Ｌａｔｉｆ）在《土耳其共和国的难民政策》③一文中阐述了土耳其难民

政策的发展和演变。 在难民对土耳其的影响方面，索内尔·恰阿普塔伊（ Ｓｏｎｅｒ
Ｃａｇａｐｔａｙ）的报告《叙利亚难民对土耳其南部省份的影响》④阐述了叙利亚难民对土

叙边界省份造成的冲击，重点分析了难民对土耳其经济造成的影响。
国内学界关于土耳其境内难民问题的研究总体上相对有限。 邢爱芬和党菲的

《土耳其难民问题及难民法改革研究》⑤考察了土耳其接收难民的状况，分析了土耳

其现行难民法体系的重点内容以及难民法改革的主要困境。 崔守军和刘燕君的《土
耳其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应对及其影响》⑥考察了土耳其对叙利亚难民的政策，提出

土耳其难民政策从“门户开放”到当前的“有限开放”，呈现出逐步收紧的特征。 郑东

超的《浅析土耳其难民问题及其与欧盟的关系》⑦分析了土耳其和欧盟在难民问题上

的博弈，指出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叙利亚危机。 本文拟在国内外学界对土

耳其境内难民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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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土耳其境内难民的来源

土耳其接收难民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时期。 自 １９２３ 年建国以来，地理

位置和历史文化因素使得现代土耳其长期以来成为重要的难民接收国。 这些难民

可以分为三类：族裔难民、公约定义下的难民和非公约定义下的难民。 这种分类法

不仅是冷战时期的遗产，也体现出政府对国家安全与国家认同的考量。
第一，族裔难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即来自巴尔干国家、东欧国家的土耳其裔和

认同土耳其文化的难民，如希腊穆斯林（１９２３～１９２６ 年，约 ３５ 万人①）、保加利亚土耳

其族（１９５０～ １９５１ 年，约 １５．４ 万人②；１９８９ 年，约 ３１ 万人③）及前南斯拉夫土族穆斯

林（１９４６～１９７０ 年，约有 １８．３ 万人④）。 据 １９３４ 年土耳其《安置法》规定，只有隶属于

土耳其裔和认同土耳其文化的人才有权定居土耳其，并享有公民权。 享有“公民”身
份的难民，较好地实现了社会融合。

第二，公约定义下的难民（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即主要来自前苏联和东欧地

区的难民，如波斯尼亚人（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年波黑战争期间，约 ３ 万人⑤）、阿尔巴尼亚人

（１９９９ 年科索沃危机，约 ２ 万人⑥）。 土耳其是 １９５１ 年联合国《难民公约》和 １９６７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的签约国。 根据公约，土耳其保留“地理限制”，即仅对来

自欧洲地区的难民负有国际义务。 政府给予其“临时避难者”身份，部分寻求庇护者

被重新安置到第三国，其他寻求庇护者被遣返回母国。 这类难民通常规模较小，大
多被重新安置到西方国家，不会对当地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第三，非公约定义下的难民（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即来自欧洲地区之外

的难民，这类难民仅享有“游客”或“临时客人”的身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土耳其非

公约定义下的难民主要包括伊拉克的库尔德难民（１９８８ 年政府军与库尔德武装发生

军事冲突后进入土耳其，约 ６５ 万人⑦）和伊朗难民（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进入土耳

其，约 １００ 万人⑧）。 这类难民规模较大，大多被遣返回本国，只有少数人被重新安置

到第三国，还有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土耳其。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随着一次次大规模难民潮的到来，土耳其由人口输出国

转变为人口接收国和中转国，其中非公约定义下的难民占据较大比重，土耳其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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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问题自此开始凸显。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土耳其政府通过《大量外国人到达土耳其的管

理规章与原则以及寻求庇护者的居住许可请求》。 此后，土耳其境内的寻求庇护者

必须首先由联合国难民署审定难民身份，之后再被重新安置到第三国，待安置期间

由土耳其警察局给予暂时居留权。 中东变局以来，由于非公约定义下的难民数量急

剧上升而难以得到妥善安置，数百万难民滞留土耳其，难民问题更显突出。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土耳其境内难民总数约 ３５０ 万人，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

和阿富汗三个国家。①

第一，叙利亚难民。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该国难民源源不断地

涌入土耳其，人数持续增长。 同年 ４ 月，第一批叙利亚难民抵达土耳其。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数量已达 ３２０ 万人，②主要聚集在东南部 １０ 个省

份③。 约 ９０％的叙利亚难民生活在难民营外，其中基利斯市的难民人数已超过该市

原有居民人数。 叙利亚难民人数众多，享有“临时保护”待遇，但难民遣返与重新安

置工作困难重重。
在土耳其滞留的叙利亚难民面临就业、就学、就医和语言障碍等一系列问题，经

受着严峻的生存考验。 在住宿条件方面，难民营外的叙利亚人大多居住在阴暗潮

湿、破旧不堪、卫生条件极差且租金昂贵的棚户屋，平均月租金约 ３００ 欧元且仍在不

断上涨。④ 在就业形势方面，由于大多数难民无法获得工作许可证，他们在劳动力市

场的地位较低，只能从事服务员、建筑工人、裁缝等低技术工作。 非法劳工的身份使

这些难民容易遭受剥削，同样作为建筑工人，土耳其人的日工薪为 １００ 里拉，而叙利

亚人只有 ４０～５０ 里拉。⑤

第二，伊拉克难民。 伊拉克难民逃往土耳其大多是为了躲避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威胁。 由于国内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伊拉克难民的数量也日益增多。 ２０１２
年，伊拉克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总数达 １３，１２４ 人。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约有 ４～５ 万雅兹迪

人为逃避“伊斯兰国”组织的屠杀而前往土耳其。 伊拉克难民既可以享有“国际保

护”的待遇，也可以根据《外国人和国际保护法》第 ４６ 条“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获得

居留许可”。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土耳其境内的伊拉克寻求庇护者人数达 ９７，２９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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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４５６，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Ｉｂｉｄ．
即哈塔伊省（Ｈａｔａｙ）、加济安泰普省（Ｇａｚｉａｎｔｅｐ）、阿达纳省（Ａｄａｎａ）、马拉蒂亚省（Ｍａｌａｔｙａ）、阿德亚曼

省（ Ａｄｉｙａｍａｎ ）、 尚 勒 乌 尔 法 省 （ Ｓａｎｌｉｕｒｆａ）、 基 利 斯 省 （ Ｋｉｌｉｓ）、 马 丁 省 （ Ｍａｒｄｉｎ ）、 卡 赫 拉 曼 马 拉 什 省

（Ｋａｈｒａｍａｎｍａｒａş）和奥斯曼尼耶省（Ｏｓｍａｎｉｙｅ）。
Ａｙｓｅｌｉｎ Ｙıｄıｚ ａｎｄ Ｅｌｉｆ Ｕｚｇöｒｅｎ，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Ｎｏｎ⁃ｃａｍｐ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Ｉｚｍｉ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６， ｐ． ２０３．
Ｆｅｙｚｉ Ｂａｂａｎ， Ｓｕｚａｎ Ｉｌｃａｎ ａｎｄ Ｋｉｍ Ｒｙｇｉｅｌ， “Ｓｙｒｉａ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Ｐｒｅｃａｒ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 ５２．

“ＵＮＨＣ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ｒａｑｉ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ＵＮＨＣＲ，” ＵＮＨＣ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ｈｐ？ ｉｄ＝ １２３２５，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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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获得“难民”身份的人数为 ２８，２９４ 人。①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伊拉克政府军发动收

复摩苏尔战役以来，伊拉克难民数量急剧增加。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土耳其境内的伊拉

克寻求庇护者的人数达 １４ 万人。②

第三，阿富汗难民。 ２０１１ 年以来，由于土耳其政府放松了对南部和东南部边界

的控制，阿富汗难民趁机入境。 ２０１２ 年，阿富汗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总人数达

１８，１０４人，于 ２０１３ 年上升至 ２６，２５６ 人。③ 阿富汗寻求庇护者享有“国际保护”待遇，
但其获得“难民”身份的过程极其艰难。 ２０１４ 年初，联合国难民署暂停了阿富汗难民

的身份确认程序，４ 月阿富汗难民在安卡拉联合国难民署大楼前举行了大规模抗议

活动。 此次抗议活动持续了两个月，主要针对联合国难民署在身份确认程序上对阿

富汗人的歧视行为，最后在土耳其警察的干预下才得以停止。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土
耳其境内的阿富汗寻求庇护者的人数为 １１５，９６０ 人，获得 “难民” 身份的仅有

３ ３０９ 人。④

土耳其难民问题的产生是地缘和国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以

下三点。
首先，地缘因素。 土耳其是欧亚大陆的连接点、中东与欧洲的缓冲区，是亚洲通

往欧洲的必经之路，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 叙利亚是 ２０１１ 年以来中东难民潮中

输出难民最多的国家，土耳其的六个省份与叙利亚接壤，两国共享 ８２２ 公里的陆地边

界，有 １５ 个边境口岸可供出入，交通便利，因此土耳其成为了叙利亚难民重要的聚集

地和中转国。⑤

其次，国内因素。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积极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包括

允许叙利亚主要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伊斯坦布尔设立大本营；主办“叙利

亚之友”国际会议以及与美国联合训练装备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等，由此导致叙利亚

反对派更加有恃无恐，不愿与叙政府妥协，危机外溢加剧，使得大量难民涌入土耳

其。 此外，土耳其政府实行开放边界的政策和相对宽松的签证政策，为难民源源不

断地涌入本国提供了便利。 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土耳其实行“门户开放”的难民

政策，积极向难民提供居住、医疗、教育等各方面人道主义援助，使其成为难民寻求

庇护的首选国家。 土耳其的签证政策对 ７５ 个国家和地区的普通公民实行免签证待

遇，其中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⑥

最后，国际因素。 一方面，美国频频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ＵＮＨＣ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ｒａｑｉ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ＵＮＨＣＲ，” ＵＮＨＣ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ｈｐ？ ｉｄ＝ １２３２５，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ｕｒｋｅｙ：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ＵＮＨＣ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ＵＮＨＣ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ｆｇｈ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ＵＮＨＣＲ，” ＵＮＨＣ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ｈｐ？ ｉｄ＝ １２３２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Ｉｂｉｄ．
崔守军、刘燕君：《土耳其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应对及其影响》，第 ７５ 页。
邢爱芬、党菲：《土耳其难民问题及难民法改革研究》，第 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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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策划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造成中东地区失序和局势持续动荡，极端

主义势力乘势兴起，成为难民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欧盟实行难民责任

外化政策，客观上使得土耳其充当着阻挡难民进入欧洲的堡垒。 在新自由主义时

期，欧盟实行难民责任外化政策，通过在边境地区构建缓冲地带来控制难民流入，目
的是将难民责任转移给难民产生国、过境国和非欧盟成员国的目的地国。 １９９９ 年，
土耳其成为欧盟候选成员国，双方开始协调难民体制。 欧盟的目标是将难民安置在

土耳其，阻挡在欧洲大门之外，土耳其自然而然地成为欧盟实行责任外化政策的关

键国家。

二、 难民问题对土耳其的消极影响

土耳其难民问题是中东乱局的一大“后遗症”，对其国内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

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一） 政治气氛紧张

针对如何处理叙利亚内战和难民问题，土耳其主要党派之间分歧不断，国内政

治气氛紧张。 执政的正发党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实行接收难民和难民合法化的政

策，但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不赞成现行的难民政策，并指责正发党政府密谋颠覆

叙利亚政权，宣称这些叙利亚人不是难民，而是正发党邀请来颠覆叙利亚政府的

人。① 各在野党对于合法化难民的举措更是予以强烈批评，认为这些措施会导致难

民与境内极端分子更加难以区分，加重土耳其国内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
难民问题对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的议会选举产生了影响。 正发党在此次选举中失去了

议会多数党地位，而民族行动党在叙利亚难民集中地获得的选票猛增，如在加济安

泰普省的得票率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９．５％增长至 １８％，在基利斯省的得票率由 ２１％跃升至

３５．６％。② 正发党在此次大选中丧失绝对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耳其民众不满当

局现行的难民政策。 最终，正发党不得不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因难以同共和人民

党、民族行动党和人民民主党三大反对党达成共识，国内政局一度陷入混乱。
此外，大量逊尼派穆斯林涌入土耳其边境省份，伴随难民而来的政治、族群矛盾

破坏了当地的政治平衡，激化了各教派间的矛盾。 以哈塔伊省为例，该省阿拉维派

的人数占全省人数的 １ ／ ３，约 ５０ 万人。③ 他们反对逊尼派穆斯林的涌入、指责其密谋

改变该省教派人口比例的平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哈塔伊省雷伊汉勒市（Ｒｅｙｈａｎｌı）
发生汽车爆炸案，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表示，“阿拉维派谋杀了我们 ５３ 个逊尼

·５３·

①
②
③

李颖浩：《被忽视的难民危机最前线》，载《看世界》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９ 期，第 ２４ 页。
李颖浩：《被忽视的难民危机最前线》，第 ２３ 页。
Ｋｅｍａｌ Ｋｉｒｉşçｉ，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Ｇｏ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Ｍａｙ ２０１４， ｐ． ４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ａｎｄ⁃Ｔｕｒｋｅｙ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Ｍａｙ⁃１４－２０１４．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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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兄弟”①。 政府公开表明其教派立场也加剧了阿拉维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 经济负担沉重

难民问题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构成了土耳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 土

耳其政府除了要为申请庇护期间的难民提供食宿、医疗、教育、就业培训等方面的服

务外，还必须为维护难民收容区域的秩序投入大量警力和政府工作人员，开支不菲。
近年来，土耳其一直面临资金短缺的窘境。 据土耳其紧急救助管理局透露，自叙利

亚危机爆发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土耳其为应对叙利亚难民危机已经花费了 ６０ 亿美元，但
仅收到了 ４．５５ 亿美元的国际援助。②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土耳其需要 ３．６８ 亿美

元来应对难民问题，但资金缺口达 ２．２３５ 亿美元，占所需资金的 ６０％。③ 巨额的难民

开支加剧了本已严重的财政赤字，拖累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土耳其经济的

疲弱态势。
在劳工市场方面，融入土耳其的难民挤占了本地居民的就业岗位，特别是低技

能工种。 难民一旦获得工作，在国内无额外工作岗位补充的情况下，将进一步抬升

失业率。 土耳其统计局数据表明，土耳其 ２０１５ 年的失业率为 １０．８％，达到了 ２０１０ 年

以来的最高点。④

此外，外资在土耳其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出于安全形势考虑，外资撤离危

机正不断发酵。 ２０１５ 年土耳其外国直接投资为 １７０ 亿美元，２０１６ 年下降至 １２３ 亿

美元。 ⑤

（三） 安全威胁严重

大量难民的涌入致使土耳其深受极端主义和暴力袭击的困扰，国家安全受到严

重威胁。 土叙、土伊边境难民云集、大量武器弹药流进流出为极端组织获取武器弹

药和武装人员流动提供了便利。 ２０１５ 年以来，土耳其政府加紧了土叙边境的管理，
当年 ３ 月 ９ 日关闭了最后两处开放的边境管制站。⑥ 此后，叙利亚人通常选择跟随

走私者穿越安塔基亚北部和东南部山区的边界入境土耳其。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以来，由
于土耳其战机频繁空袭叙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致使该组织不断通过袭击土境内

目标进行报复，导致土耳其国内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７ 月 ２０ 日，土耳其边境城镇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Ｋｅｍａｌ Ｋｉｒｉşçｉ，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Ｇｏ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ｐ． ３１．
Ｆｕｌｙａ Ｍｅｍｉｓ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Ａｓｌｉ Ｉｌｇｉｔ， “Ｓｙｒｉａ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３， ２０１７， ｐ． ３１８．
“ＵＮＨＣ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ＵＮＨＣ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

ｇｅ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ｈｐ？ ｉｄ＝ １４５８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土耳其宏观经济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土耳其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ｈｔｔｐ： ／ ／ ｔｒ．ｍｏｆ⁃

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ｄｇｋ ／ ｔｊｓｊ ／ ２０１６０９ ／ ２０１６０９０１３９８４３１．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ＦＤＩ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ｔ．ｇｏｖ．ｔｒ ／ ｅｎ⁃ｕｓ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 ／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ｇｕｉｄｅ ／ ｐａ⁃

ｇｅｓ ／ ｆｄｉ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ａｓｐ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
这两处边境管制站分别为：靠近雷伊汉勒（Ｒｅｙｈａｎｌı）的齐勒维戈足 ／ 巴布哈瓦（Ｃｉｌｖｅｇöｚü ／ Ｂａｂ ａｌ⁃

Ｈａｗａ）山口，位于安塔基亚以东约 ３０ 公里处；靠近基利斯（Ｋｉｌｉｓ）的翁秋皮纳 ／ 巴布萨拉玛（Öｎｃüｐıｎａｒ ／ Ｂａｂ ａｌ⁃
Ｓａｌａｍａ）山口，位于加济安泰普（Ｇａｚｉａｎｔｅｐ）东南约 ５０ 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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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鲁奇发生爆炸，造成 ３２ 人死亡。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伊斯坦布尔接连发生两起爆

炸事件，共造成 ４４ 人死亡，１５５ 人受伤。 这已经是该市进入 ２０１６ 年以来遭受的第七

次恐怖袭击。①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一名枪手闯入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一家名为“雷纳”
的夜总会，向正在庆祝新年的民众开枪扫射，造成 ３９ 人死亡、６９ 人受伤的惨剧。②

（四） 社会问题突出

大量难民的流入严重威胁到土耳其国内社会稳定，冲击着原有的社会生活秩

序，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第一，难民与当地居民关系紧张。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叙利亚难民居住在难

民营外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９０％，主要分布于安卡拉、安塔利亚、伊兹密尔、伊斯坦布

尔等大城市。③ 难民与本地居民的融合是一个充斥着矛盾与冲突的过程。 很多难民

在沿叙利亚边界到黑海地区充当季节性的农业劳工，直接导致了当地居民工作机会

减少、劳工市场酬劳急剧下降的现实，如基利斯市工人每天的工资从 ６０ 里亚尔缩减

至 ２０ 里亚尔。④ 此外，土叙边境城市的地租和物价飞涨，日常食品价格增长了两倍

之多，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巨大的生活压力，引发了民众不满。 由于难民数量众多，土
耳其东南部省份还出现了争夺医疗服务等公共资源的现象。

据 ２０１５ 年土耳其民调显示，８６％的受调查者主张停止接收叙利亚难民。⑤ 随着

难民数量的进一步增加，难民与当地民众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民众的排外情绪明

显上升，冲突事件的发生频率也有所增加。 据土耳其《自由报》报道，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８
日，土耳其伊兹密尔居民与叙利亚难民发生冲突，造成 ３０ 人受伤，约 ５００ 名叙利亚难

民被迫离开居住地。⑥ ７ 月 ２ 日，安卡拉一些居民与难民发生冲突，造成 ８ 名难民受

伤，数间店铺被毁。⑦

第二，难民中大量妇女和未成年人对当地社会稳定和家庭和睦构成了一定威

胁。 未成年人是叙利亚难民中数量最大的群体，占总人数的 ４４．７％（见下图）。 大量

未成年难民被迫居住在公园或废弃的建筑物中，靠乞讨为生，长期营养不良，缺乏正

规教育，因战争和冲突导致的心理创伤难以消除，凡此种种都会使该群体逐渐边缘

化。 相关研究表明，约有 ２３．４％的叙利亚儿童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⑧，其中 １７．６％的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冯源：《伊斯坦布尔爆炸案牵动土耳其神经》，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第 １２ 版。
史霄萌、王建刚：《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伊斯坦布尔一夜总会遭受的恐怖袭击》，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０１ ／ ０２ ／ ｃ＿１１２０２２９５４６．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ｕｒｋｅｙ：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ｐｄａｔｅ，” ＵＮＨＣ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ｈｐ？ ｉｄ＝１１９２２，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Ｋｅｍａｌ Ｋｉｒｉşçｉ，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Ｇｏ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ｐ． ２２．
李颖浩：《被忽视的难民危机最前线》，第 ２３ 页。
易爱军：《土耳其人与叙利亚难民发生冲突致 ３０ 人受伤》，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９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７－０４ ／ ０９ ／ ｃ＿１２９５２７８６１．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秦彦洋、施春：《土耳其人总理表示必要时将驱逐涉嫌犯罪的外国难民》，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ｍ．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７－０７ ／ ０６ ／ ｃ＿１１２１２７７４１３．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个人经历、目睹或遭遇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

胁、严重身体创伤、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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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患有严重的抑郁症。①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部分未成年人很容易转变为问题青

年，进一步引发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

　 　 　 　 　 　 　 　 　 　 　 　 土耳其境内叙利亚难民人口构成比例图

资料来源：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ＵＮＨＣＲ，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ｈｐ？ ｉｄ＝ ２２４，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除未成年人外，叙利亚难民中 １８ 岁至 ５９ 岁的女性人数占总人数的 ２３．６％。 他

们有的插足当地已婚家庭，有的被迫从事非法的卖淫活动，破坏了边界城市家庭和

谐，导致这些城市离婚率的不断攀升。 据媒体报道，基利斯市的离婚率已经翻了

一番。②

第三，由于阿拉伯人生育率较高，土耳其国内的难民数量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

指数式的自然增长。 ２０１４ 年，在土耳其出生的叙利亚婴儿约 ６～７ 万人，至 ２０１６ 年初

已上升至 １５ 万人，新出生的叙利亚婴儿成为“无国籍一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日

渐凸显并成为重大社会问题。③

三、 土耳其解决难民问题面临的困境

虽然土耳其难民的重新安置工作已经展开，但收效甚微。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难民

署重新安置的土耳其境内叙利亚难民人数约 ２ 万人，只占总人数的 １％。④ ２０１６ 年，

·８３·

①

②

③
④

Ｎｉｌａｙ Ｕｇｕｒｌｕ， Ｌｅｙｌａ Ａｋｃａ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ｎ Ａｃａｒｔｕｒｋ， “Ａｎ Ａｒ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Ｔｒａｕ⁃
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２， ２０１６， ｐ． ８９．

Ｂｕｒａｋ Ｇüｍüş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ｚ Ｅｒｏ ｇ̌ ｌｕ，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Ｅｓｃａｐｅ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ＪＤＰ），”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ａｂ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４， Ｎｏ． ４， ２０１５， ｐ． ４７９．

Ｍ． Ｍｕｒａｔ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４， ２０１４， ｐ． ７１．
“Ｔｕｒｋｅｙ：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ｐｄａｔｅ，” ＵＮＨＣ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

ｇｅ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ｈｐ？ ｉｄ＝ １１９２５，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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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境内的难民仅有 ２．９ 万人得到重新安置。① 土耳其难民问题短期内难以真正

得到解决，造成这一症结的主要原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一） 土耳其难民管理体系不完善

从国内来看，土耳其难民管理体系的不完善致使难民身份确认程序耗时较长，
大量寻求庇护者滞留土耳其，成为制约难民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制度因素。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土耳其政府颁布第一部关于难民庇护的《外国人和国际保护法》，
规定无论国籍来源，土耳其向所有国家的寻求庇护者提供帮助。 根据该法律，土耳

其建立了新的管理机构———移民管理总局（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总部设在安卡拉。 土政府虽然制定新法来保护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基本权

利，但由于担心承担更大的责任，并未兑现其对欧盟作出的取消“地理限制”的承诺。
土耳其的“地理限制”业已失灵，“临时保护”和“国际保护”的双重难民管理体系也

未能解决难民的安置问题。
其一，“临时保护”仅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政府颁布的《临

时保护管理规章》指出，所有叙利亚难民和来自叙利亚无国籍的巴勒斯坦裔难民都

可受到“临时保护”，他们享有合法居留权和包括免费医疗在内的基本权利与服务。
移民管理总局有权决定寻求庇护者能否获得“临时保护”，并发放临时保护身份卡，
获得“临时保护”的难民不得再申请“国际保护”。 “临时保护”制度只是解决难民问

题的权宜之计，它暂时满足了叙利亚难民短期的安全和人道主义需求。 然而，政府

没有规定“临时保护”的时限，其延续或停止完全由政府自行决定，因此并没有从根

本上解决叙利亚难民的安置问题。
其二，“国际保护”体制下的难民身份确认程序所需的时间较为漫长。 根据《外

国人和国际保护法》的规定，享有“国际保护”待遇的难民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

是符合 １９５１ 年《难民公约》中难民定义和来自欧洲国家的寻求庇护者，享有难民身

份和权利；第二种是符合 １９５１ 年《难民公约》中难民定义但来自欧洲以外国家的寻

求庇护者，即“有条件的难民”（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只享有部分难民权利，但不享

有“家庭团聚”的权利；第三种是欧盟准入标准规定的既不符合 １９５１ 年《难民公约》
中难民定义的标准，又不属于“有条件的难民”，但回国后面临死刑或酷刑的威胁，或
者因局势紧张、战争或内战而处于大规模滥用暴力危险中的寻求庇护者，享有“辅助

保护”（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待遇，他们的权利少于“有条件的难民”，但享有“家庭团

聚”的权利。
寻求庇护者首先要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国际保护”并进行登记注册，之后到各

省的移民管理局再次登记注册，等待被重新安置到第三国。 但是，由于叙利亚难民

的数量太多，各省移民管理局的负担较重，导致这类难民的登记注册时间十分漫长，
一般需要一年以上。

·９３·

①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ＵＮＨＣＲ，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ｈｐ？ ｉｄ ＝ １３６１８，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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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

在地区层面，政治局势紧张、军事冲突和恐怖袭击频发等导致中东地区持续动

荡，特别是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一直未能获得根本好转，由此导致难

民人数与日俱增、难民返回祖国希望渺茫，成为解决难民问题的重大障碍。
第一，叙利亚局势扑朔迷离。 叙利亚内战至今已持续六年，局势虽有好转，却仍

处于极其复杂的冲突之中。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４ 日，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国代表在哈

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签署了关于在叙利亚建立“冲突降级区”的备忘录，不仅为解

决叙利亚问题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使得各方能够集中力量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 在各方打击下，“伊斯兰国”组织实体已遭受重创，但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推

进缓慢。 未来叙利亚或将出现政府军、反政府武装和库尔德武装三足鼎立的格局，
加之域内外大国博弈，叙利亚局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第二，伊拉克局势动荡不安。 ２０１４ 年，“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了伊拉克大片领土。
经过三年多的战斗，伊拉克政府已收复 ９０％以上被占领土。 随着“伊斯兰国”组织逐

渐式微，伊拉克国内矛盾重新浮出水面。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尽管遭到各方反对，库
尔德自治区执意举行独立公投，超过 ９２％的投票者支持独立。 １０ 月 １６ 日起，伊拉克

政府军开始在库区行政管辖范围外的多个“争议地区”①部署行动，与库尔德武装发

生冲突。 与此同时，土耳其、伊朗等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手段，对其实施封锁

和制裁。 面对多方重压，库区于 １１ 月 １４ 日表示尊重伊拉克最高法院关于国家统一

的裁决，希望与中央政府展开广泛对话。 库区公投危机给本已动荡不安、矛盾重重

的伊拉克带来了更多变数。 此外，伊拉克仍面临严重的恐怖袭击威胁，未来伊拉克

局势仍不容乐观。
第三，阿富汗局势持续恶化。 ２００１ 年以来美国主导的阿富汗重建进程存在严重

问题。 当前，阿富汗国内武装冲突加剧，针对宗教目标的袭击事件数量呈上升态势，
平民伤亡严重。 据联合国驻阿援助团统计，２０１７ 年 １ 至 ９ 月，阿富汗国内冲突已造

成 ８，０１９ 名平民伤亡，其中 ２，６４０ 人死亡。② ４ 月底，塔利班宣布发动新一轮“春季攻

势”，阿富汗安全局势令人堪忧。 此外，近年来“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扩张导致

阿国内安全局势恶化，恐怖袭击、绑架事件时有发生。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阿富汗坎

大哈省多处检查站遭到塔利班袭击，造成 ２２ 名安全人员死亡、１５ 人受伤。③

（三） 难民接收国态度消极

在国际层面，许多国家对接收难民持消极态度，不少国家持不欢迎态度，这增加

了土耳其重新安置难民的难度。

·０４·

①

②

③

“争议地区”主要包括整个基尔库克省以及尼尼微省、迪亚拉省、萨拉赫丁省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在

库区行政管辖范围之外，但在近几年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中被库尔德武装控制。
蒋超：《今年前 ９ 月阿富汗武装冲突致 ８０００ 多名平民死伤》，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 ／ ／ ｍ．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ｍｉｌ ／ ２０１７－１０ ／ １４ ／ ｃ＿１２９７２０２５０．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蒋超：《阿富汗南部遭塔利班袭击致多人死亡》，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１１ ／ １４ ／ ｃ＿１２９７４０７８０．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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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国政府对接收难民持不欢迎态度，一再收紧难民政策。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巴黎恐袭发生后，美国很多州表示不欢迎叙利亚难民。 同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美国众议

院通过一份议案，要求加强对叙利亚难民和伊拉克难民的背景审查。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５
年间，美国仅接收了 １，５４１ 名难民。①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６ 日，特朗普签署了第一道移民行

政命令，在命令生效后的 １２０ 天里暂停接收难民。 美国司法部随后上诉到联邦最高

法院。 ６ 月 ２６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恢复部分旅行禁令，但要求难民在来美时，
必须证明自己和美国有“真实性的关系”。 １０ 月 ２４ 日下午，特朗普签署了新的行政

命令，宣布美国开始恢复接收难民，但仍将对 １１ 个被认为“高风险”国家人员进行严

格的审查。 １０ 月和 １１ 月，美国接收难民的数量为 ３，１０８ 人，而 ２０１６ 年同期奥巴马政

府批准入美的难民数量为 １．８３ 万人。② １２ 月 ２ 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宣布正式退

出《全球移民协议》，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将不再接收联合国难民署安排的难民，
而改为自主控制接收难民的数量。

其次，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关闭边境，拒绝接收难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在德国

主导下，欧盟内政部长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会上欧盟国家以多数票通过了分配 １２
万难民的方案，其中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和斯洛伐克投了反对票。 ９ 月 ９ 日，欧盟

委员会表示将出台一揽子措施以应对难民危机，包括以强制配额方式在欧盟成员国

内安置 １６ 万难民。③ １２ 月 ３ 日，匈牙利国会向欧洲法院递交诉讼，反对欧盟强制分

摊难民。 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起，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马其顿和波兰

等中东欧国家关闭边境，拒绝接收难民。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

四国表示，宁受欧盟制裁，也不再接收难民。④
最后，德国等持欢迎态度国家的难民政策遭受挫折。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初，３ 岁叙利亚

男童艾兰在随其父偷渡希腊科斯岛途中溺亡后浮尸土耳其海滩的照片震惊全球。
此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出于人道主义精神采取了“上不封顶”的难民接收政策。 ２０１５
年 １ 至 １１ 月，在德国登记注册的难民高达 １００ 万人。⑤ ２０１５ 年底和 ２０１６ 年初，科隆

发生大规模性侵案件。 随着德国国内犯罪事件的增加，默克尔总理的政策遭到质

疑，民众支持率从上一年的 ７１％暴跌至 ５８％。⑥ ２ 月 ２５ 日，在国内政治信任危机、巨
额财政负担以及社会安全与认同危机的重压下，政府不得不通过新法案，从难民遣

返、家庭团聚等方面收紧难民政策。 据报道，２０１６ 年在德国登记的难民人数大幅下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子岩：《艾兰之死扯下了美国人权伪善》，载《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１０ 日，第 ６ 版。
《特朗普当政后进入美国的难民大幅减少》，中金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ｇｏｌｄ． 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７１２０５ｄ１７０２ｎ１９３８３９７８２．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伍慧萍：《难民危机背景下的欧洲避难体系：政策框架、现实困境与发展前景》，载《德国研究》２０１５ 年

第 ４ 期，第 １７ 页。
许立群：《中东欧四国对分摊难民说“不”》，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第 ２１ 版。
《数据：２０１５ 年德国接收难民近百万遣返难民上万》，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５ ／ １２－１０ ／ ７６６４６６２．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杨解朴：《默克尔难民政策面临多重困境》，载《焦点透视》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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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 ２８ 万，不及上年总人数的 １ ／ ３。①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赢得

大选，但由于得票率不足半数，需要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而难民政策成为组阁的最

大障碍。 据最新民调显示，５６％的德国民众希望设置接收难民数量上限。②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民意下，默克尔总理同意将每年接收难民总数控制

在 ２０ 万人以内，这是默克尔为尽快组阁做出的妥协，也意味着德国难民政策发生了

重大转变。

四、 土耳其国内难民问题治理的前景

当前，土耳其境内的难民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要素。
（一） 难民输出国

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是主要的难民输出国，恢复这些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是

解决难民问题的根本之道。 中东局势的长期动荡是难民问题的根源之一，只有铲除

产生难民的土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问题。 在叙利亚方面，虽然“伊斯兰国”组
织节节败退，但叙利亚危机短期内仍难以消除；在伊拉克方面，库尔德自治区公投危

机后，库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突出，国家仍面临“伊斯兰国”组织残余势力的恐

袭风险，国内局势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动荡状态；在阿富汗方面，恐怖主义和极

端主义势力肆虐，国内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短期来看，中东局势难以恢复稳定，恐怖

主义和极端主义生存的土壤难以消除，前景不容乐观。
（二） 难民庇护国

“第一庇护国”是指寻求庇护者可以申请难民身份并遵循国际法不推回原则的

国家。 作为“第一庇护国”，土耳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难民融入社会，其中

就业和教育是提升难民社会融入度的关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起，土耳其政府将“辅
助保护”难民拥有的就业权扩大到了“临时保护”的难民。 ４ 月 ２６ 日，土政府颁布

《工作许可规章》，赋予“国际保护”难民就业权。 根据这两项规定，难民在登记注册

后六个月内可获得工作许可。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土政府共发放了 １ 万张工作许可

证。③ 然而，难民获得工作许可证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还需雇主向劳工部申请，并
且需满足该职位是土耳其公民无法胜任且不会对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一般道德和

健康等造成威胁的前提条件，这导致大多数难民无法获得工作许可证。④

在教育方面，叙利亚学生通过两种途径接受教育。 一种是进入土耳其教育部成

·２４·

①

②

③
④

《德媒：２０１６ 年德国难民数量大幅减少，新增难民 ２８ 万》，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７ ／ ０１－１２ ／ ８１２１４１０．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任珂、袁帅：《民调显示过半数德国民众希望设置接收难民数量上限》，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ｍ．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７－１０ ／ ０６ ／ ｃ＿１１２１７６６８５０．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Ｔｕｒｋｅｙ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ｐｄａｔｅ，” ＵＮＨＣ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Ｆｅｙｚｉ Ｂａｂａｎ， Ｓｕｚａｎ Ｉｌｃａｎ ａｎｄ Ｋｉｍ Ｒｙｇｉｅｌ， “Ｓｙｒｉａ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Ｐｒｅｃａｒ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ｓ，” ｐ．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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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临时教育中心”（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ｓ），这些中心分布于土耳其东南部

的所有难民营，土教育部批准在叙利亚难民集中的城市开设 ３５０ 个教育中心，由叙利

亚教师志愿者使用阿拉伯语教授课程。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受这类教育的叙学生人数

约 ３２ 万人，各中心事实上人满为患，容纳能力已经接近饱和。① 另一种是进入土耳

其学校就读，学生学费全免，但入学率很低。 ２０１６ 年，仅有 ７．５ 万名叙利亚学生以这

种方式入学。② 语言不通是叙利亚学生就读土耳其院校的主要障碍。 此外，叙利亚

青年需要帮助家庭维持生计、支付继续学习所需的基本费用和面临社会歧视等问题

也制约着叙利亚难民儿童的入学率。 土耳其政府为解决叙利亚难民儿童入学问题

做出了大量努力，但效果十分有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９ 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声明

称，“超过 ４０％的叙利亚学龄儿童在土耳其无法入学”③。
叙利亚难民已成为土耳其居民事实上的“邻居”。 在叙利亚和谈困难重重的当

前，尽管难民与本地居民的融合过程或将造成其他社会问题，但合法化难民是改善

难民社会融入的唯一有效路径。
（三） 难民接收国

长期来看，难民重新安置至第三国是解决难民问题的重要途径。 “安全第三国”
需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因种族、宗教、国籍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团体或政治派别

时，个人生命和自由不受威胁的国家；第二，遵守国际法的不推回原则，不将难民遣

返至他们将会遭受酷刑、不人道行为、侮辱人格或惩罚的国家；第三，寻求庇护者可

以申请难民身份的国家；第四，申请者不会受到任何严重伤害的国家。
欧盟各成员国的协调一致是解决难民重新安置问题的关键。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欧

洲被难民潮冲击以来，欧洲对难民潮的应对措手不及，从一开始的拒绝态度到当前

强制配额和有限开放，每一步都是应急之举。 即使在欧盟公布难民分配方案与目标

的背景下，不少中东欧国家仍以宗教、经济、安全和社会因素为由拒绝接收难民，意
大利、希腊等难民接收国的经济已不堪重负，难民分摊安置计划进展缓慢。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５ 月，仅有 ８，２４９ 名难民被重新安置在第三国，其中荷兰接收的难民人数为

１，９１０人，德国为 １，３８８ 人，法国为 １，２６８ 人，美国为 ９０８ 人，比利时为 ６７８ 人，芬兰为

６４３ 人，其它国家共 １，２３６ 人。④

（四） 国际合作

在难民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团结合作﹑共担

责任。 稳定中东局势、提供援助资金、改善难民生活条件等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紧

密合作。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２４ 日，首届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

·３４·

①
②

③
④

“Ｔｕｒｋｅｙ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ｐｄａｔｅ，” ＵＮＨＣ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Ｔｕｒｋｅ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ｐｄａｔｅ，” ＵＮＨＣ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ｈｐ？ ｉｄ＝ １１９２３，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冯源：《四成叙利亚难民儿童在土耳其无法入学》，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１ 日，第 ９ 版。
“ＵＮＨＣ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ＵＮＨＣＲ， Ｍａ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ｈｐ？ ｉｄ＝ １３６３０，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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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相关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 ５，０００ 余人出席峰

会，这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重要体现。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欧盟与土耳其签署了一揽子合作协议，土耳其愿意帮助欧盟

管控和收留难民，但条件是欧盟提供数十亿欧元的补贴、给予土耳其公民进入申根

区国家旅游的免签待遇、重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等。 该协议有效遏制了难

民潮涌入欧洲，但土耳其与欧盟在免签达标问题上立场相差较大，这无疑使协议的

继续实施增加了不确定性。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表示，如果欧

盟不遵守土耳其与欧盟难民协议中的条件，土耳其将不会阻止难民涌入欧洲。
联合国难民署是领导和协调难民保护问题的重要机构，为解决难民问题筹集援

助资金，实施各项难民援助方案。 然而，联合国难民署在难民救援行动上的资金严

重短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８ 月 ２２ 日，联合国难民署为应对叙利亚形势所需资金约 １７．
５５６ 亿美元，资金缺口达 １１．５５８ 亿美元，占所需资金的 ６６％。①

综上所述，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的难民安置问题已经成为土耳其

面临的棘手难题。 一般而言，国际上解决难民问题主要包括就地安置、重新安置和

自愿遣返三种途径。 由于土耳其尚未取消“地理限制”，政府暂时只给予非公约定义

下的难民“临时保护”和“国际保护”的待遇，就地安置无法实现。 短期来看，遣返政

策不太现实，而重新安置虽然可以暂时缓解难民潮对土耳其造成的巨大压力，但仍

需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长期来看，国际社会对接纳难民裹足不前，也无法将数百万

寻求庇护者予以重新安置，因此自愿遣返是解决土耳其难民问题的主要途径。 无论

如何，解决难民问题首先要加快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为难民回归创造必要

条件。 不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难民还将继续滞留土耳其。 随着寻求庇护者数量的

持续增多，土耳其政府的“临时保护”政策已经逼近极限。 在这种形势下，土耳其不

仅需要为叙利亚难民提供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服务，而且迫切需要制定一个全面的

难民政策来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融合问题。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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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ｙｒｉ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Ｕｐｄａｔｅ ａｓ ｏｆ ２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 ＵＮＨＣ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ｈｐ？ ｉｄ＝ １４１００，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